
第一章 

五樓內科病房樓層走廊盡頭的個人病房裡，柔和的米色壁紙讓房間感覺沒有那麼

冰冷，一陣陣白霧從加濕器中噴灑出來，床頭水晶花瓶裡的粉色百合嬌豔綻放，

男人坐在床邊的椅子上，靜靜地看著床上打過針之後安穩睡去的老人。 

因為是 VIP病房，比起一般病房這裡根本像一間飯店套房，除了醫療設備之外，

其他一切也皆是高級具品味的裝潢，可即便這樣，也阻止不了病魔的侵擾。 

男人微微垂著頭看著自己的父親，良久一動也不動，彷彿出了神，直到一聲極其

輕微的敲門聲響起，他回神，站起來最後看了一眼床上的人，轉身朝門口走去。 

候在門外的人朝走出的他一頷首，「大少爺，時間到了。」同時將手裡的外套遞

上來。 

在對方服侍下穿上外套，他低聲問了一句，「剛才有誰來過？」 

「三太太帶著三少爺和小姐要來看老爺，恰好二太太也來了，三太太被二太太攔

住，吵了兩句，最後還是回去了。然後二太太知道你在裡面，只吩咐了兩句之後

也回去了。」 

男人聽完輕笑一聲，彷彿也看到剛才的一齣鬧劇，回頭看了一眼病房門，說：「以

後探視時間由醫生決定，除此之外誰也不准來打攪，誰問起來就說是我說的。」 

「是。」 

 

晚上八點，整個城市還是燈火通明，街道兩旁林立各種酒吧、夜店以及夜總會，

招牌上霓虹燈閃爍，來往男女嬉笑著進出，偶爾開門時從門裡傳出巨大的音樂

聲，下一秒又隨著關上的門而被隔絕。 

停在馬路邊上的一輛車上，剛去買了晚飯的張戚坐在副駕駛座上津津有味地吃著

炸雞漢堡，將夾在裡面的生菜嚼得又脆又響，他特意讓店員多加點兒生菜的。 

鍾習在一旁實在受不了他像吃草一樣的動靜，瞪了他一眼，在他乖乖收斂了一點

兒之後，回過頭一邊盯著前方一邊開始吃自己那份，卻只是味如嚼蠟。 

兩小時前他們才換了周志勇和康業明的班，加上程大松，偵二隊所有成員守在車

裡，一連監視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現的地方快半個月了，卻仍然不見其蹤影。 

情報是他們分析調查得來的，是不是準確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如今也只能夜裡守

株待兔，白天繼續調查，對人數不多的偵二隊來說著實是個不小的工作量。 

一連這麼多天下來，所有人臉上都帶著一絲疲憊，除了張戚，他仍舊吃得香睡得

好，哪怕只能在車裡瞇個半小時，醒來之後照樣精神十足地繼續工作，精力充沛

得好像不是血肉之軀一樣。 

「你真是個怪物⋯⋯」鍾習第一次見識到這樣的張戚，發自內心地感嘆著。 

張戚切了一聲，「這算什麼啊？當年在警校參加野外訓練的時候，累到站著撒尿

都能睡著。」 

鍾習真不記得自己參加過這種訓練，他很想知道當年張戚到底受了什麼樣的「摧

殘」才練就今天的體能⋯⋯ 

他勉強吃完了漢堡，一旁的張戚已經連吃兩個，正心滿意足地用吸管喝著可樂，



嘶嘶直響，聽得鍾習心煩意亂。 

「你能不能別弄出這麼多動靜？」 

張戚側過頭看他，笑得臉上陷出深深的酒窩，「你不耐煩了？」 

是，守了這麼多天，鍾習的確有點不耐煩了。 

時間一天天過去，抓不到嫌疑犯，其他方案也不見進展，案子像是走進了死胡同，

這時候，不見頭的等待越發難熬。 

其實鍾習並不是一個不擅長等待的人，事實上他的耐心一向比張戚還足，只是這

次不知道為什麼，莫名的感到心浮氣躁。 

沒再說話，他一言不發地看著前方，目標的酒吧門口很多人進進出出，卻沒有他

們要找的那個人，也許今晚又將是毫無收穫。 

張戚等了半晌不見鍾習回應，湊到他面前擋住他的視線，「怎麼了？」 

「別擋著我！」鍾習一把將他推開。 

「你怎麼跟女人生理期來一樣，每個月都有那麼幾天心煩⋯⋯」張戚捂著半邊臉委

屈地說。 

「姓張的，你皮又癢了是不是？」鍾習話裡都帶著咬牙聲了。 

張戚不敢造次，急忙認錯，不過等鍾習又轉過頭不理他之後，一隻手一點一點爬

過界，放在鍾習大腿上，一下一下曖昧地揉著，壓低了聲音說：「既然現在沒什

麼情況，我們又盯了這麼久，不如休息一下，來做點其他的事放鬆一下？」 

鍾習緩緩回過頭似笑非笑地看著他，「什麼？」 

「唔⋯⋯」張戚嘴噘得老高湊了過去，「親一個⋯⋯哎喲！」 

到現在為止都沒看到張戚為這案件不破有什麼急迫感，鍾習收回拳頭，終於忍不

住問了他一句，「這件案子你真的一點兒都不急？」 

「急又能怎麼樣？」張戚笑了一下，「案子又不是光靠急就能破的。」說著又從

剛才裝漢堡的紙袋裡摸出個小麵包，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還拿了一個遞給鍾習。 

鍾習一把搶過去再塞進他嘴裡，別過頭不理他。 

「不是我說，你也不是個菜鳥了，這次怎麼這麼沉不住氣？」張戚一邊吃一邊說，

「光急是沒用的，查案子需要時間、毅力、技術、運氣，一樣都不能少⋯⋯你真的

不吃？」 

鍾習瞥了他一眼，沒理他，繼續監視著前方。現在離程大松來接他們的班還有四

個小時，這時間實在算不上短暫，與其這樣乾等著，倒不如⋯⋯ 

他瞇起眼，只見這時從目標的酒吧裡突然出來幾個人，其中一個年輕男人引起他

的注意。 

男人打扮入時甚至有些花稍，站在酒吧門口並沒有離開，而是獨自抽著煙，偶爾

和進出的人打個招呼，一副很熱絡的樣子。 

鍾習跟著張戚出勤這麼久，也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一眼就看出那人是個賣春

的，說通俗一點就是「鴨子」。 

看著那個男人，鍾習思考了半晌，終於叫了張戚一聲，伸出手指著前方，「那個

人⋯⋯」 



「怎麼了？」張戚順著他指的方向看了看，不明所以。 

「你去跟他搭話，看看能不能問出線索來。」 

「我去？」張戚嘴裡還嚼著麵包，含糊不清地說：「不是吧，我最不會搭話了⋯⋯」 

「你太謙虛了。」鍾習白了他一眼，一個跟社區裡的野狗都能混得跟從小養到大

似的人還說不會搭話？ 

張戚笑了笑，又看了一眼鍾習指的人，「上頭有命令，不讓我們打草驚蛇。」 

「你是會聽命令的人？」 

張戚移回視線看著鍾習，一臉嚴肅地問：「小鍾同志，你這是誇我還是損我？」 

「看你怎麼理解了。」鍾習回了一句，問：「到底去不去？」 

嘆了口氣，張戚幾口吃完麵包，「行行，不聽上面的命令難道還能不聽鍾警官的？」

說著推開車門下了車，一副風流倜儻的朝馬路對面酒吧過去。 

張戚在酒吧門口晃了一會兒，很容易且自然地和那個花稍男搭上話，鍾習在車裡

看著他的一舉一動，暗忖張戚真是當臥底的好材料，不管到什麼地方和什麼人說

話都那麼自然。 

張戚和那花稍男聊得很投機，也不知道兩人說了什麼，好幾次張戚都笑得前俯後

仰，和對方又是拍肩又是碰拳的，看得鍾習直咬牙。 

德性！ 

差不多過了半個小時，張戚終於和對方依依不捨的道別，一步三晃地回來了。 

「呼⋯⋯今天晚上可真夠冷的啊。」上車之後，張戚搓著手說。 

「冷？」鍾習嗤笑一聲，「我看你們聊得挺火熱的啊。」 

「你什麼時候也這麼會諷刺人了？」 

「少廢話！怎麼樣，問出什麼沒有？」 

張戚嘿嘿一笑，「問是問出來了，不過不知道是真是假，有沒有用。」 

剛才張戚真的問出了犯罪嫌疑人可能出現的時間，花稍男的確認識嫌疑人。 

鍾習心想早知道一開始就讓張戚直接出馬了，省得他們在這裡挨餓受凍這麼多

天。 

三天之後，犯罪嫌疑人終於出現，偵二隊全體出動，周志勇當先鋒，其他人分頭

圍剿斷後，終於將對方逼到無路可逃。 

但在進行最後逮捕的時候，鍾習一個不小心被嫌疑人拿水果刀劃傷了肩膀，瞬間

血流如注。 

鍾習是一聲沒吭，倒是張戚嚇著了，好在傷口雖然很長但是並不深，到了醫院，

張戚好說歹說鍾習都不肯縫針，最後只用繃帶包紮嚴實了。 

離開醫院的時候，受傷懊惱的鍾習身上披著張戚的外套一言不發的走在前面，臉

上看不出什麼情緒。張戚跟在他身後，想不明白鍾習在鬧什麼脾氣，難道是上次

那啥時他太用力，把套子弄破了？ 

 

這段時間為了辦案，偵二隊幾乎都沒怎麼好好休息過，現在嫌疑人成功逮捕，審

問也進行得很順利，上面便分批給偵二隊的人放了幾天假。 



張戚和鍾習順理成章地一起休假，康業明嫉妒得咬牙切齒，雖然他現在對張戚基

本上已經處於死心狀態，但是每天看到兩人膩在一起還是覺得不爽，說到底初戀

還是沒那麼容易忘卻的。 

他曾想來個眼不見為淨的走人又捨不得，最後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當對自

己人生的磨練了。 

鍾習受傷，張戚鞍前馬後伺候著，別的先不說，他打算趁這段時間好好給鍾習養

養身體，因為以一個身高超過一八○的成年男人，鍾習的體重實在是有點兒輕了。 

張戚皮粗肉厚能吃能喝，鍾習和他一比頓時嬌貴起來，受傷之後胃口就一直不

好，吃不下東西營養就跟不上，再加上帶著傷工作一直到結案，幾天下來硬生生

瘦了兩公斤，連臉都小了一圈兒，把張戚給心疼得不行。 

在家待了兩天，鍾習肩上的傷已經拆了紗布，傷口癒合得不錯，不過還剩一條淺

粉紅色的傷疤，老是覺得癢，但因為怕留疤，張戚一直盯著不讓他撓。 

這幾天其他人都在上班，沒人上來敲門，張戚和鍾習難得清靜了幾天。 

晚飯的時候，鍾習趴在沙發上皺著眉，看著在小廚房裡忙碌的張戚，為了分散注

意力不去撓傷口，他問：「你怎麼就從來不受傷呢？」 

張戚笑了笑，把炒好的苦瓜肉片盛到盤子裡，反問：「你怎麼知道我沒受過傷？」 

「廢話！」他們都脫光在床上滾過幾百次了，張戚身上有沒有傷疤他再清楚不

過。「我當然⋯⋯」 

鍾習剛想反駁，卻突然反應過來不說了。 

張戚嘿嘿笑了，把菜端到桌上，翠綠的苦瓜和厚薄剛好的肉片搭在一起，油亮鮮

豔的顏色讓人食指大動，可以說是張戚為數不多的拿手菜之一。 

不過這已經足夠讓認識他的人驚訝了。張戚從一個煮泡麵都懶得加蛋的男人變成

能做出一頓像樣晚飯的家庭主夫，連他自己都被感動了，不禁感嘆這就是愛的力

量。 

吃完飯，張戚收拾桌子，鍾習躺在沙發上，看電視。 

等張戚收拾完一切過去一看，鍾習正縮在沙發上一臉嚴肅地看著廣告。 

「怎麼了？」他坐到鍾習身邊，伸手就要摟。 

「癢。」鍾習身上不舒坦就不開心。 

「忍忍吧，」張戚說，「現在撓了傷口好得慢，還可能留疤。」 

「那你不如拿副手銬把我銬起來，反正現成的。」 

「好吧，」張戚嘆了口氣，「我來想想辦法。」 

「什麼辦法？」鍾習好笑地看著他問。 

「嗯⋯⋯」張戚捏著下巴想了一會兒，「不能用手撓，用其他方法總行了吧？」 

當他一臉猥瑣地說出「其他方法」四個字，鍾習就有一股不好的預感，果然，張

戚一臉淫笑地朝他撲過來。 

「幹麼？」鍾習試圖要躲。 

「你不是說癢嗎？我幫你⋯⋯」張戚抱住鍾習不讓他亂動，兩隻手開始脫他衣服。 

這活兒張戚平時沒少幹，自然熟練，幾下就解開了鍾習身上的睡衣釦子，露出緊



實白皙的皮膚，肩上傷口上的血痂已經脫落，傷口呈現一條淡淡的粉色，顯得十

分顯眼。 

將人緩緩放倒，張戚趴在鍾習身上，對著他的傷口細細端詳了起來，兩隻大眼睛

炯炯有神。 

雖然也算是老夫老妻了，但鍾習仍然被他露骨的眼神盯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嘴上

不耐煩地問：「你到底要幹麼，有什麼好看的？」 

「這麼好的皮膚可不能留下傷疤，我要好好幫你恢復一下⋯⋯」張戚說完一低頭，

賣力地在鍾習左肩膀上舔了起來。 

唔⋯⋯鍾習皺了皺眉，濕熱的舌尖舔得他很癢，張戚是故意用這種色情的方式舔

他，並不是難受，只是有種說不出的感覺，比起傷口的癢，更癢的好像是心裡⋯

⋯ 

舌尖在鍾習已經癒合的傷口上來回反覆舔拭著，剛長出來的皮膚特別細嫩，讓張

戚有一種咬開傷口吸鍾習血的衝動。 

但也只是想想，他是捨不得的，而且比起吸血，他更想吸別的地方⋯⋯ 

張戚越舔越往下，在鍾習平坦的小腹上流連了一會兒之後，終於來到覬覦的那

裡，他一把將鍾習的睡褲拉了下來，露出緊身的灰色內褲，剛想進一步，一隻手

擋住了他。 

「我傷還沒好，你想當禽獸？」鍾習仰躺在沙發上，微微喘息著瞇眼看他，嘴上

雖然這麼說，但是眼角眉梢都是風情。 

張戚看著一副誘惑姿態的鍾習直咬牙，「我現在要是什麼都不幹才真是禽獸不

如！」 

鍾習噗哧一聲笑了，伸手扯了扯自己翹起的一縷頭髮，「可是我怕疼⋯⋯」 

張戚一拍胸脯，「我的技術你放心，絕對不會弄疼你傷口的⋯⋯先親一個！」 

鍾習來不及再說什麼嘴就被堵住了，在心裡翻了個白眼，張開嘴放張戚的舌頭進

來，兩人擁在一起，你壓我我壓你，很快便在狹小的沙發上打得火熱⋯⋯ 

 

短短幾天的假期終於要結束了，上班前一天的早上，鍾習珍惜著最後一天睡懶覺

的機會，而張戚則早早起來，下樓去街口的早餐店給鍾習買早點。 

穿著工字背心五分褲，外面披了件運動衫再加一雙人字拖，張戚一臉鬍碴，嘴裡

叼著煙、手裡拎著早餐往回走。 

最近張戚在留鬍子，因為鍾習說很想念他的鬍子，而他自己也有點懷念有鬍子時

的粗獷，便一直沒刮。 

這一身的裝扮再加上鬍子，用張戚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帶著幾分江湖氣息。 

剛走到宿舍門口，眼前突然冒出一個男人，約四、五十歲，穿得很體面，長相也

很慈祥，有點兒管家模樣。 

那人看著張戚，叫了一聲，「少爺。」 

張戚一愣，左右看了看不見其他人，確定對方是在叫他之後，拿掉嘴上的煙，還

是有點不確定地問：「你叫我什麼？」 



於是對方又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戚少爺。」 

張戚臉色緩緩沉了下來，面無表情地說了句「你認錯人了」後就逕自往宿舍走。 

「請等一下，是大少爺讓我來找你的。」對方上前兩步擋住了他。 

「我不姓戚，也不認識什麼大少爺，說了你認錯人了。」張戚繞過他要走。 

「少爺，請等一下。」但是對方很堅持，再次擋在他前面，「大少爺說如果在這

裡找不到你就去警察局找，直到找到為止。」 

張戚擰眉，幾秒之後又鬆開了，又氣又一臉無奈地問：「你到底要幹麼？」 

「大少爺想請你一起吃頓飯，讓我來接你。」 

說得好聽，想找碴就說找碴，吃什麼飯！ 

不過他知道今天這一頓飯是躲不了了，而且現在這個時間正是上班上學的時候，

周圍進進出出的人不少，他們這樣站在這裡著實顯眼。 

考慮了一下之後，他點頭，「行，我跟你走。不過，」他晃了晃手裡的早餐，「我

得回去把東西放下。」 

「可以，我把車開到樓下等你。」 

「隨你的便。」張戚沒好氣地回了句。 

回到宿舍，鍾習好像還沒起來，他將早餐放到桌上，走到臥室一看，果然鍾習還

趴在床上，而且上身裸露在外面沒蓋被。 

張戚一看那姿勢就知道他是起來之後又倒回去，走過去趴在鍾習耳邊低聲叫了一

句，「起來吃飯了。」 

幾秒之後，床上的人動了動，抬起頭半瞇著眼看他，慵懶得像隻貓，看得張戚心

神蕩漾。 

不過他得趕緊說正事。 

「早餐我買回來放在桌上了，我有點事⋯⋯唔⋯⋯」話還沒說完嘴就被堵住了。 

鍾習的雙唇像是一團棉花一樣，柔軟的觸感讓他整個人都熱了，偏偏話還沒說

完，他只能強忍著啃上去的衝動，稍稍往後退了一點兒，「等一下，我⋯⋯」 

也不知道今天鍾習興致怎麼這麼好，就是不肯停下讓他說，張戚剛一張嘴，鍾習

的舌頭就在他嘴唇上極其色情地舔了一下。 

張戚愣了三秒，這可是鍾習百年難得一見的主動，這一走神，鍾習把舌頭都伸進

來了。 

以前張戚看過不少武俠小說，覺得此時最適合的形容就是——下腹湧出一股熱

氣，要是平時他早化身為狼撲上去大戰三百回合，可惜今天樓下還有一幫討債的

等著⋯⋯這簡直是煎熬。 

經過一番痛苦的天人交戰之後，張戚終是勉強戰勝了慾望，跟鍾習狠狠親了一分

多鐘才掙扎著推開他，留下一句「回來再收拾你」後飛快衝出門。 

鍾習坐在床上看著半掩的門，用拇指抹了一下嘴角，一分鐘之後起身下了床，走

出房間來到客廳的窗前，正好看見樓下張戚朝停在不遠處的一人一車走過去。 

他瞇了瞇眼，以他超強的記憶在腦中搜尋著關於那個男人的記憶，但是一無所獲。 

 



張戚被帶到一間於鬧市中顯得格外安靜而有品味的餐館，玻璃門上還掛著「休息

中」的牌子，只是服務生一看到他後很爽快地開了門。 

走進去之後，整個餐廳很安靜，裝潢豪華中透著優雅，張戚沒換衣服，運動服加

五分褲和周圍環境格格不入，換作平常是絕對會被請出去的，但是今天這間店被

整個包了下來，早早便清了場。 

「這邊請。」訓練有素的服務生對張戚一身輕便毫不在意，禮貌地為他帶位，帶

著他來到一張靠落地窗的桌子，那裡已經坐了一個男人，長得跟張戚有八分像，

也是圓臉大眼睛，但眉宇間更多了一絲沉穩成熟。 

看到張戚來了，他微微一笑，伸手做了個「請」的手勢，「這邊坐。」 

張戚對男人雖不熟悉但也不陌生，沒說話，走過去在男人對面坐了下來。 

幾乎是同一時間服務生送上了咖啡，誘人的香味在四周漸漸瀰漫開來。 

兩個長得極其相似的男人就這樣面對面坐著，誰都沒說話，最後還是男人先開口。 

「雖然覺得你應該認識我，但還是做個自我介紹比較好。」他微笑著對張戚說，

「我是戚夜寒，你的⋯⋯哥哥。」 

果然。張戚從來沒和戚夜寒接觸過，但是有些事情他也是知道的，他雖然不姓戚，

也從來不願意提起，但是他親生父親的的確確是姓戚的，而眼前這位就是他同父

異母的哥哥。 

但這麼多年都沒有往來，今天卻突然來找他，令張戚有種不好的預感，所以他只

禮貌且客套地一笑，「戚先生你好，我是張戚。」 

第二章 

戚夜寒雖然早就知道他的脾氣但對他的直接還是有點意外，只不過他掩飾得很

好，微微笑了笑，說：「你果然和資料裡寫的一樣。」 

資料？張戚眉頭微微一皺，「你們調查過我？」 

「不管你承不承認，你都是戚家的人，」戚夜寒回答，「更何況做父親的想知道

兒子的情況難道不可以嗎？」 

張戚冷笑，「自己兒子什麼情況都不知道，還需要人去調查，這還能說是做父親

的？」 

戚夜寒看著他，沒接話。 

張戚也不想在這點跟他多費唇舌，「我時間不多，長話短說吧。」 

戚夜寒點點頭，「好，那麼我們就直接開門見山吧，我這次是來接你回戚家的。」 

張戚原本還想伸手去拿面前的咖啡喝，瞬間胃口就沒了，有些好笑甚至是匪夷所

思地看著眼前的男人，「戚先生，是我耳朵不好還是你話沒說清楚？」 

「我話說得很清楚，而你的耳朵也沒問題。」戚夜寒不帶半點玩笑地說。 

張戚還是不明白，或者說是想不通。 

「什麼叫接我回戚家？」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你和我一樣都是他的孩子，所以你回戚家是再正常不過

的。」 

「正常？」張戚嗤笑一聲，「我都快三十了，現在才回家叫正常？而且那裡是我



的家嗎？我姓張，從出生那一天就跟戚家沒半點兒關係，我不知道你們是發什麼

瘋想到這一齣，我不是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我知道自己想過的是什麼日子，就不

勞你們費心了。」 

「你心裡有反彈情緒很正常，戚家這些年的確是虧待你了，但是也希望你能給我

們一次機會，只要你⋯⋯」 

「得了，少跟我扯電視劇裡那套，」張戚不耐煩地說，「說白了我就是個私生子，

他又不缺兒子，找我回去幹什麼，總不會是敘舊吧？」 

戚夜寒沉默幾秒，說：「他住院很久了，而且情況很不好。」 

張戚沉著臉，沒說話。 

「即便是在最好的醫院請最好的醫生積極治療，最長也就是三年五載，所以他希

望在剩下的時間裡你可以留在他身邊，好讓他補償⋯⋯」 

「等一下。」張戚抬手示意他暫停，有些好笑地問：「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不是

快要死了也不會想起我是嗎？」 

「不，」戚夜寒努力解釋著，「他一直想找機會讓你回到戚家，只是沒有適合的

時機。」 

「現在也不是個適合的時機。」張戚面無表情地說。 

戚夜寒輕嘆了口氣，不過他早就知道張戚沒那麼好說服，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

中。他側過頭看了一眼窗外，因為陽光而微微瞇起眼，「普通人家的私生子也許

擺不到檯面上，但是你不同。」 

如果張戚是扶不上牆的爛泥，那麼父親是絕對不可能動讓他回戚家的心思的，就

像張戚說的，父親不缺兒子，更不需要一個窩囊廢兒子。 

自古以來深宅豪門就是個吃人的地方，想要踏進去很難，但更難的是怎樣在裡面

生存。只要張戚夠優秀，就能在戚家站穩腳根，這麼多年雖然父親不說，但是父

親心裡一直是想著他和那個女人生的孩子的，別人不知道，自己是再不清楚不過

了。 

「戚家的家產絕對不會因為多一個你而分不夠，所以，你可以放心。」他又看回

張戚，揚起嘴角，「戚家的人也許並沒有都期待你回來，但是也絕對不會討厭你

回來。」 

沒有恨他入骨的親戚，也沒有人人都盼他死在外面，這麼一說，他倒算是幸運的

了。 

張戚笑了笑，「聽起來是不錯，只要我點頭跟你回去，下半輩子就不愁吃不愁穿，

也不用當警察冒著生命危險去抓罪犯了是不是？」 

戚夜寒頭一點，「可以這麼說。」雖然庸俗得像電影裡的情節。 

「真像拍電影。」張戚笑得一臉無賴，「可惜，電影只能看看。我對戚家半點兒

興趣都沒有，回去對那個人說，別再來找我了，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各過各的，

誰也別打攪誰。」 

戚夜寒沒有半點生氣的意思，只勸說：「你可以再考慮一下。」說話的同時將一

張早就放在桌上的卡片緩緩推到張戚面前。 



「這是醫院的地址和病房號，如果你還想知道什麼，就直接去問他吧⋯⋯他現在的

情況不是很好，我希望你能早點考慮清楚。」 

張戚掃了一眼，並沒有伸手去拿。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戚夜寒叫住了他，「張警

官。」 

他回過頭，戚夜寒緩緩站了起來。 

「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正式見面，但是我能感覺到我們之間的血緣，這一點無論

任何時候都不會改變的。不要認為我是在說好聽話，現在我已經不是需要對人說

好聽話的年紀了。」 

張戚看了看他，還是沒說什麼，轉身走了。 

戚夜寒目送張戚離開之後，緩緩坐了下來。他看著桌上張戚動都沒動的咖啡，輕

輕笑了一聲。 

雖然沒有和張戚在同個屋簷下待過一天，但是這個弟弟很有意思，像是一匹在野

外叢林裡生活的狼，連眼神都透著血腥味，到底是當警察的，好像還當過臥底，

和家裡那些溫室裡長大的花朵完全不一樣。 

如果有這樣一位弟弟和他在一起生活，甚至是競爭，他的生活就不會這麼無聊了

吧？ 

 

隨著張戚和鍾習的銷假上班，偵二隊全員的輪休正式結束。 

鍾習的傷已經徹底痊癒，精神抖擻地歸隊，因為這段時間被張戚好吃好喝伺候

著，不時還來點床上運動，幾天下來整個人水嫩光滑，皮膚好得都白裡透紅了，

看得程大松嫉妒，康業明心有憤憤。 

表面上看起來日子又恢復正常，但是很快所有人，除了周志勇之外都感覺到了不

對勁，因為張戚。 

張戚歸隊之後，雖然跟大家在一起時還是像往常一樣說笑，出外辦案的時候也沒

什麼異常，但他一個人時就會發呆，所有人已經不只一次看到他獨自站在走廊或

者坐在位子上「沉思」，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張戚，用程大松的話說就是——怎麼跟在外面有了小三似

的？ 

不過張戚站在窗口一臉心事地看著窗外的樣子又讓他迷戀不已，恨不得衝到旁邊

給他豎塊打光板，就能拍雜誌封面了。 

程大松今天穿了件深粉色的西裝外套，騷氣沖天，那顏色閃得鍾習都要睜不開

眼，心想怎麼沒讓局長給逮住勒令他脫下來。 

不過小三什麼的，鍾習倒是沒想到，但張戚的樣子的確不對勁，平時在他面前那

張嘴幾乎就沒有停下的時候，現在這麼沉靜他還真有點兒不習慣。 

而平時和張戚走得最近的就是鍾習，不僅住在一起還是那情人關係，程大松便一

個勁兒的纏著鍾習問怎麼回事？是不是兩個人又吵架了？看樣子是在關心他

們，表情卻又興奮得跟要過節似的。 

鍾習沒理他，不過也開始在意起來，雖然他和張戚沒約定什麼有事不能隱瞞對方



之類，原本張戚不主動說他也不會問，但這幾天張戚行徑太奇怪了，像是在認真

考慮什麼，而以前他考慮最多的也就是他到底是留鬍子帥還是不留鬍子帥。 

真是被程大松纏久了，鍾習覺得自己都變得八卦起來。 

當天晚上下班之後，張戚和鍾習一起去吃飯，前幾天放假兩人一起去吃了一次火

鍋，鍾習很喜歡，所以要再來吃一次。 

熱騰騰的火鍋端上來，各種蔬菜、丸子擺了滿滿一桌，切得薄薄的新鮮肉片放在

餐桌上，鍾習面無表情地看著張戚神情放空，夾著一瓣蒜在湯裡來回涮著⋯⋯ 

「我怎麼不知道你這麼愛吃大蒜？」 

張戚愣了一下，回過神一看自己夾的東西，笑了兩聲就往嘴裡送，「殺菌嘛⋯⋯」 

鍾習皺眉，放下筷子看著他，「這幾天你到底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張戚發現涮大蒜味道還挺不錯。 

「你是打算自己交代還是讓我逼供？」 

張戚有點心虛，瞄了鍾習一眼，「你可是最討厭逼供的啊⋯⋯」 

「那也要看對誰，」鍾習笑了一聲，一手支著下巴說：「你皮粗肉厚，頂得住的。」 

鍋裡的湯正在沸騰，張戚看著鍋裡滾動的蔥薑蒜，覺得自己現在也有點水深火熱。 

最後，他嘆了口氣，說：「回去說吧，回去我一定坦白。」然後拿起筷子夾了一

片羊肉在鍋裡涮了幾下，放到鍾習盤子裡，「先吃飯吧。」 

鍾習看了一眼盤子裡的肉，沒再說什麼，夾起來吃了。 

一頓飯就在這種不冷不熱的氣氛中結束了，回到宿舍，兩人誰都沒先開口，鍾習

像平時一樣先去洗澡。 

等他洗完了出來之後，就見張戚坐在沙發上抽煙，他沒看電視，身上衣服也沒換。 

鍾習擦了擦頭髮，走過去坐到他對面。「你想好了沒有，到底什麼事？」 

張戚猶豫了一瞬，下定了決心，他原本也沒打算瞞著，只是一直沒等到機會說，

沒想到現在倒是不得不說了。 

「我也沒想到這麼快就要告訴你這件事⋯⋯」 

鍾習微微皺眉，這是真打算要坦白了？ 

他早就想好了，要是張戚真有小三，他絕對會瀟灑地退出，不過在那之前會先打

斷張戚的一條狗腿。 

「過來。」張戚朝他招了招手。 

鍾習不耐煩地瞪他一眼，起身走過去坐到他旁邊，雖然不想承認，但還是有那麼

一絲忐忑地等著他接下來要說的話。 

張戚沒有馬上開口，而是又點了一根煙，一口接一口的吞雲吐霧。 

鍾習等了半天一個屁都沒等到，反倒屋裡都快煙霧繚繞了，終於氣極的一掌拍在

桌上，「你到底說不說了！」 

「咳⋯⋯咳咳！」張戚清了清嗓子，知道拖不下去了，在煙灰缸裡掐熄了煙，開口

就說：「那個，戚天義是我爸。」 

戚天義？鍾習眉頭一擰，絕佳的記憶力讓他幾秒鐘就想起對方是誰。 

那個幾乎隔一段時間就會上電視，被稱為慈善企業家的男人，竟然是張戚的爸



爸？！ 

「真的假的？」他下意識地反問，「你不是想裝富二代騙我吧？」 

張戚瞪他一眼，「我騙你幹麼？你都被我吃乾抹淨了還有什麼好騙的？」 

這話怎麼聽怎麼彆扭，不過鍾習現在沒心思計較，雖然吃驚但也很快反應的嗤笑

一聲，「這麼說你應該姓戚了？戚戚這個名字也不錯，很適合你。」 

「能不能別開玩笑？」張戚愁眉苦臉地說：「我煩著呢。」 

「煩什麼？」鍾習伸手搭在他肩上，「你就要發達了啊，有個這麼有錢的老爸，

以後吃穿不愁，再不用當警察出生入死了⋯⋯」 

「你真這麼想？」張戚抬頭看他，兩人離得很近，幾乎能看到彼此眼中對方的倒

影。 

鍾習沉默了幾秒之後，又問：「他真是你的生父？」 

張戚對「生父」這個詞似乎不是一般的反彈。「只能說是提供精子的男人，我是

私生子，從來沒姓過一天戚。」 

緩緩收回手，鍾習沒說話，應該是不知道說什麼好。 

戚天義是什麼樣的人物，當警察的沒一個不知道的。這年頭做大生意的人都是黑

白通吃，戚天義自然也不是什麼乾淨的人，幹什麼起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現

在人家徹底洗白了，乾乾淨淨的生意做著，大把大把的鈔票賺著，誰能說個不是。 

如果張戚真是戚天義的兒子，不僅不會影響他的警察生涯，反而會讓他的仕途一

片光明。 

這真是個大新聞，鍾習不知道局裡其他人知不知道這件事，但他著實是吃驚不

小，沒想到一直吊兒郎當的問題警察竟然有這麼顯赫的身世，簡直⋯⋯程大松要是

知道肯定對張戚的癡迷又要加深了。 

「你是他兒子，他沒來找過你？」鍾習問。 

張戚心想你還真是神機妙算。「找過⋯⋯」 

「什麼時候？」 

「三天前，就像你說的，想讓我回去。」 

不知為什麼，自己想就算了，可張戚真這麼說了，他反而覺得很不舒服。 

鍾習有時候特別彆扭，而一彆扭就要諷刺人，張戚算是撞到槍口上了。 

「你是知名企業家的私生子，大筆家產等著你繼承，而談天地那邊還日思夜想盼

著你回去當老大，你這是黑白兩道通吃，簡直得天獨厚啊，嘖嘖。」鍾習搖了搖

頭，又故作痛苦地皺著眉，「到時候你想要什麼樣的人沒有，多少男人女人都想

爬上你的床，我這小警察可配不上你了。」 

張戚被擠對得臉都要紅了，鍾習那張嘴親起來的時候讓人銷魂，損人的時候更是

⋯⋯和自己一比簡直是青出於藍了。 

「不跟你開玩笑，我現在真的煩。」 

鍾習看了看他，緩了一下情緒，「你這幾天就是為這事煩？」 

「嗯。」 

「你⋯⋯不想回戚家？」 



「為什麼要回去？」張戚反問，「我姓張，從小到大沒姓過一天戚，憑什麼現在

讓我回去，我他媽又不是條狗，找著了就牽回家。」 

「但是⋯⋯」鍾習想起自己前一陣子看的報紙，「戚天義現在病重住院，他們是不

是想⋯⋯」 

「你怎麼這麼清楚？」張戚詫異。 

鍾習無奈地說：「拜託你平常也看點報紙新聞吧。」 

張戚沒再說話，想再點根煙卻被鍾習制止了。 

「你不是靠這些東西解決問題的人，抽悶煙也解決不了問題。」 

張戚突然反手握住鍾習的手，很用力，「我不會回去的，我會一直和你一起當警

察。」 

稍稍愣了一下之後，鍾習揚起嘴角微微一笑，緩緩張開五指和他緊緊握在一起，

點點頭，「好。」 

像是對彼此承諾，兩人相視一笑。 

「不過，」鍾習還是很好奇，「你既然是他的兒子，怎麼會到現在這個地步？」 

「這話我怎麼聽著彆扭啊，什麼叫到現在這個地步？」張戚想了想，說：「這事

說來話長，不過也沒什麼值得細說的，就是我媽曾經是他的情婦，不小心有了我，

又不想讓我在戚家被看不起，所以帶著我走了。」 

「就這麼簡單？」鍾習覺得這未免太沒意思了。 

「不然呢？」張戚知道他在想什麼，「又不是演電影，不過就是他們兩個最後沒

走到一起。」 

鍾習點點頭，畢竟是上一輩的事，便也沒再問。 

「不過，這也不是小事，我覺得有些話你們還是當面說清楚的好。畢竟你們是父

子，而且又住在同一個城市，早晚都得見面的。」 

張戚撓了撓頭，「我不知道見了面能說什麼，或者說要用什麼心態面對他，我一

直當自己是沒爹的孩子，現在無端冒出一個爸爸怎麼想都覺得彆扭。」 

「彆扭什麼？沒爹你怎麼生出來的？」鍾習伸手扯了扯他頭上翹高的一撮頭髮，

又替他弄平了，「是男人就有點兒擔當，老想著逃避算什麼？」 

「我還不是男人啊？」張戚一臉委屈地叫著，「你不能因為一件事就否定我啊！」 

「行行，」鍾習雙手在身前制止他再抱怨，「你是男人，所以這件事你自己解決，

別把情緒帶到工作上來，程大松一直以為你有外遇了。」 

「外遇」張戚叫了一聲，「我這麼專情的男人會有外遇？就算有也不能讓你們看

出來好嗎。」 

鍾習白了他一眼，笑了笑站起來說：「專情我是沒看出來，不過你要是在外面有

了人就盡早告訴我，我好搬出去給你騰地方，千萬別客氣。」 

「親愛的你說這什麼話，」張戚一臉討好地撲過去抱住鍾習的腰，「我都有你了

怎麼可能去找別人？」 

鍾習沒說話，冷哼一聲，頗有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味道，張戚多機靈，馬上

抱著人不放手，一個勁兒的往他懷裡鑽。兩人一個撲一個躲，最後一起滾在沙發



上，開始幹那不和諧之事了。 

「明天要上班⋯⋯」鍾習被摸得有感覺了，但還是守著最後一道防線。 

他和張戚約好了，隔天要是有工作的話就不做，雖然他們還年輕體力也很好，但

是縱慾是要不得的。 

張戚一隻手在鍾習褲襠來回遊走，隔著布料撫摸，弄得鍾習呻吟不斷。 

「沒事，我不插進去，你腿開分開點兒，夾這麼緊我怎麼讓你爽⋯⋯」 

鍾習喘了兩聲，稍稍將腿分開了一點，張戚見機整個人卡到他兩腿中間，一邊摸

一邊壓著鍾習接吻。 

習慣了張戚這時候的強勢，鍾習張開嘴讓他的舌頭進來，親吻變成深吻，兩個人

的身體都開始熱了起來⋯⋯ 

扯下了灰色內褲，張戚握著鍾習的性器開始熟練地揉弄，鍾習喘息漸漸急促，兩

手扯著張戚背上的衣服，一條腿也曲了起來。 

「別忍著，叫出來吧⋯⋯」張戚湊在鍾習耳邊低語，說話的時候嘴唇一直貼著他的

耳垂。 

「少廢話！」鍾習罵了一句，音調卻比平時要軟許多。 

張戚最愛他這個調調，忍著笑低頭在他脖子上啃了起來，手上動作越來越快，花

樣也越來越多，弄得鍾習心想：媽的，這傢伙這一手技術是怎麼練的？ 

血氣方剛的年紀，張戚動作又純熟，沒過多久鍾習便射了出來，弄了張戚一手。 

高潮之後鍾習整個人都軟了下來，兩隻手無力地搭在張戚肩上。 

「寶貝兒⋯⋯」張戚趴在他耳邊低聲問：「你舒服了，我怎麼辦？」 

感覺到男人硬邦邦的陽剛頂在自己大腿根上，鍾習瞥了他一眼，微笑著說：「你

技術這麼純熟自己動手啊。」 

「我這技術只能幫別人弄，自己擼不行啊。」 

鍾習眉頭一挑，「幫別人弄？你還幫多少人弄過？」 

張戚察覺一不小心又說錯話，急忙腆著臉解釋，「我是說專門為你練的技術，自

然是只幫你一個人弄了。」 

「是嗎？」鍾習微微一笑，笑裡藏刀。 

這時候說什麼都白搭，還是直接幹吧！張戚堵住鍾習的嘴，兩人又是一陣糾纏，

鍾習解開張戚的腰帶，張戚趁機自己勃發的性器插到鍾習兩腿之間，雖然比不上

真正的插入，但這樣色情的另類交合方式也異常過癮。 

鍾習大腿內側的皮都被磨紅了，張戚才射了出來，出來之後也不起來，壓著鍾習

又是一番親熱，直到差點兒要擦槍走火兩人才停下。 

 

事情算是說開了，張戚也覺得輕鬆不少，不過有件事他覺得也許鍾習說得對，照

目前的情況看，還是應該跟戚天義見上一面，有什麼話當面說清楚也好。 

張戚並不是害怕見戚天義，也不是從來沒想過會跟他見面，只是沒想到這一天會

來得這麼突然。 

他特地去找了關於戚天義的新聞，的確像戚夜寒所說，所有的報章雜誌都說戚天



義的情況不樂觀，而這種新聞都不會說得太直接，所謂「不樂觀」其實就是很不

好的意思。 

張戚看著電腦上的新聞，良久之後回過神，關掉了網頁，仰靠在椅子上，看著天

花板發呆。 

半晌之後，他長長舒了口氣，已經有了決定。 

星期天，張戚醒的比平時要晚一點，起床的時候鍾習已經不在床上了，走出臥室

一看，鍾習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而桌上已經放了飯菜，還冒著熱氣。 

他走過去看了看，轉頭笑問：「你剛做的？」 

「我吃完了，那是剩給你的。」鍾習頭也不回地說。 

好吧，即便是吃剩的也甘之如飴。 

張戚飛快洗漱了一下，然後在餐桌邊坐下拿起碗筷開始吃飯，期間和鍾習沒有任

何交流，但是氣氛卻是很好的。 

這種像是在一起很久很久的感覺，是兩人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們是搭檔也是

戀人，張戚覺得沒有人比鍾習更讓他有感覺，所以說感情這件事真是奇妙的東

西，因為以前那些搭檔都沒跟他發展到這一步。 

吃完飯，張戚收拾乾淨洗好碗，帶著一手清潔劑的檸檬味兒走到鍾習面前，彎腰

湊到他眼前揚起嘴角說：「我下樓去抽根煙，散散步。」 

鍾習看了他一眼，輕輕「嗯」了一聲。 

張戚笑了笑，出其不意地在他嘴上親了一下，「真是賢慧。」 

鍾習白了他一眼，真叫一個風情萬種，張戚心想就是愛他這股彆扭勁兒啊。 

下樓之後，張戚在社區的花園裡找了個地方坐下，大理石做的椅子有點涼，一屁

股坐下去沒一會兒就涼透了，人也跟著精神了。 

張戚說是出來抽煙的，可在身上摸了半天卻一根煙也沒摸出來。 

他有點懊惱地撓了撓頭，最後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雖然不見面，只要知道對方沒出什麼大事就不會放在心上，可一旦知道對方有

事，就算再怎麼沒感情，到底還是會在意的，雖然他一直不承認。 

 


